
□法治报通讯员 王燕虹

军人 ， 被我们誉为

“最可爱的人”， 总会在我

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即

使退役了， 他们骨子里的

坚定信念也从未改变。 在

上海市南汇监狱就有一批

退役军人， 虽然身上制服

的颜色改变， 但他们初心

未改， 本色未褪， 坚守着

自己的岗位， 努力改变一

个又一个迷途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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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大墙故事

从“迷彩”到“藏青” 不变的是初心

我以前带新兵， 现在管理服刑人员， 无

论在部队还是在监狱， 工作对象都是人。 从

事管教工作 30 多年， 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与一

名新收服刑人员的谈话。

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工作日， 监区来了

一批新收服刑人员。 监区民警们都各就各位

地忙碌着， 我负责与几名服刑人员谈心， 了

解他们的基本情况。

服刑人员吴某因故意伤害罪入狱服刑，

他其貌不扬， 走进谈心室后大咧咧地坐到我

面前， 一开口， 就把我惊呆了： “我恨死你

们这些穿制服的了， 这次进来 ‘吃官司’ 我

就没打算出去！”

吴某滔滔不绝地说着， 神情十分激动，

我惊诧地望着他， 听着他的 “声讨”， 心里暗

暗告诫自己要冷静。 许多问题出现在我脑海

中： 吴某是个怎样的人？ 他经历了什么？ 他

入狱后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 和初次相识的人快速建立信任

的最好办法是真诚倾听。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

窗户， 我注视着吴某， 试图探究他的内心世

界。 从吴某的眼神中我感受到， 经历人生巨

大转折， 跌入谷底的他心中充满迷茫， 满怀

愤懑的他需要的是善意引导。

听吴某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犯罪经过，

我渐渐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吴某在单亲家庭长

大，性格比较偏执。 轻视法律让他走上了犯罪

道路，不懂法律他对民警的执法心存偏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两个小时后， 在

我的耐心倾听和开导下， 吴某的情绪渐渐平

复下来。 他的目光由凌厉渐渐变得柔和， 声

调也由高亢变得平和。 发现他的情绪发生明

显转变， 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做事情要

一分为二， 你可能因为某件事对 ‘穿制服的’

心存偏见， 但是不能以偏概全。 你听我一句

劝， 冷静下来， 先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从这次教训中有所领悟， 回归社会后遵纪守

法、 自食其力才是正道。”

听了我说的话， 吴某的目光中跳跃出一

缕神采， 绷紧的肩头放松了， 脸上的神情也

变得柔和起来。 望着他走出谈心室的背影，

我心中充满了期待。

在后来的服刑中， 吴某不但能带头遵守

监规纪律， 在改造中积极主动， 与其他服刑

人员发生矛盾时也能够谦让， 并及时与民警

沟通， 正在逐步改变之前的鲁莽和冲动。

由于监组服刑人员调整， 吴某调离去其

他监房。 几年后的一天， 我在监区执勤， 路

过一批正在看书的服刑人员时， 一名服刑人

员毕恭毕敬地站起身。 我停下脚步， 略带意

外地看着这个有几分面熟的他。 因为从事管

教工作时间太长， 没法一一记得管教过的服

刑人员。 我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他， 等他开口。

这名服刑人员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说：

“陈警官， 我一直记得您说的话， 积极主动投

入改造， 多次获得司法奖励。 如果当初没有

您的开导， 我一味地怨天尤人， 这几年肯定

会耽误时间。 如今， 我即将面临回归， 回家

以后我一定会记得您的话， 做一个遵纪守法

的公民！”

这一瞬间我想起来了， 他原来就是吴某。

看着吴某与之前判若两人的样子， 我的心里

充满了成就感。 一个违法犯罪的人能因为我

的一句话而改变， 努力重新成为一个遵规守

纪的人， 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那一

刻，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讲述者：陈福林

原在虹桥边防检查站服役，现在南汇监狱五监区从事管
教工作。

我以前在部队干的是技术活， 和人打交

道相对较少， 对监狱工作的性质也不了解。

走上监管改造岗位之前， 原以为监管改造工

作就是和服刑人员聊天，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随着对监狱工作的逐步深入了解， 我才体

会到改造人的工作难度有多大。

穿上了藏蓝的警服， 我的心中有几分自

豪。 在部队穿了 10 多年的制服， 转业之后我

还是选择了穿制服。 第一次走进严管监区，

与服刑人员赵某谈心， 我讲得口干舌燥， 他

却似乎充耳不闻， 面无表情地望着墙壁。

服刑人员赵某， 因帮朋友出头将人打伤

被判刑入狱。 因为不遵守监规纪律， 不服从

民警的管教被严管。 面对即将接管的这样一

名服刑人员， 我一下子懵了。

赵某紧闭双唇， 拒绝和任何人交流。 我

想接近他， 打开他的心扉， 但是似乎我的举

动是徒劳的。 和赵某谈心时， 他神情漠然，

不回应也不抬头， 仿佛是一座石雕。 我望着

赵某的侧影暗自出神， 从我走进门到现在，

他的睫毛都没有动一下。 我慢慢地退出严管

监房， 隔着窗默默地观察他。

赵某每天都面对着墙壁发呆， 对身边的

一切置若罔闻。 如何才能找到突破口， 打开

他紧闭的心扉呢？

翻看赵某的档案， 我对他的家有了初步

的了解。 经监区同意， 我与赵某的家人取得

了联系， 通过进一步沟通， 我得知家人其实

对赵某非常关心。 于是， 我将赵某的近况告

诉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多关心他， 或许可以

促进他的转变。

不久， 家人给赵某寄来了一封信。 我将

信带给了赵某， 看着我手上的信， 赵某脸色

沉静， 既没有伸手来接， 也没有表示拒绝。

我只好把信轻轻放在他身旁的床铺上， 随后

离开。

接着的几天， 赵某的情绪依旧没有波动，

也没有提出给家人回信。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每天都会坚持出现在赵某面前， 和他谈一

会儿话， 不管他愿不愿意接话。 赵某难道是

一块石头？ 但石头也总有被焐暖的一天吧。

几个月后的一天， 我走进严管监房， 再

次递给赵某一封家信时， 很意外地， 他慢慢

抬起头来， 用目光回应了我。 在视线交织的

瞬间， 我和赵某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

心中不由一阵欣喜。 认识到错误的赵某终于

走出了严管监房， 之后他的改造有了较大的

转变。

然而， 赵某在填写家属接见单时神情犹

豫， 叹了口气， 放下了手中的笔。

一个月之后的接见日， 望着身边的服刑

人员都面露喜色地排着队会见家人， 坐在监

房角落里的赵某背转身， 脸上的神情有几分

落寞。

几天之后， 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赵某的

家人打来的， 知道赵某最近的表现不佳后，

他们提出能否来监狱看望赵某。 放下电话，

我走进谈心室， 坐在对面的赵某听说家人想

来监狱接见， 立刻眉头紧锁。 但最后， 赵某

的家人还是来了。

接见厅里， 赵某低垂着头坐着， 不愿与

人眼神进行交流。 当他的母亲走进接见厅呼

喊着他的名字， 情绪激动地嚎啕大哭时， 赵

某猛然间抬起头。 我分明看到， 他的脸上挂

着一颗颗晶莹的泪珠。

刹那间， 我的心中涌上一股柔情， 服刑

人员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 再十恶不赦的

人也有软肋。 在他们的心中有一块柔软的地

方， 只要你用心， 就能帮助他们改邪归正，

释放出压抑在心底的真情。

讲述者：张群

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服役，现在南汇监狱监审
室工作。

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我， 原

本在部队从事技术工作。 最初， 担心自己对

监管改造工作上不了手， 后来我心中的担忧

渐渐地消散了……

一个教育日， 服刑人员正在收看教育片，

新收服刑人员刘某突然情绪失控地在监房内

大声喧哗。 身边的服刑人员立刻骚动起来，

正在执勤岗上的我闻讯赶了过去。

为了保证其他服刑人员能够正常进行学

习， 我将正在叫嚷的刘某带出监室。 经过简

单的询问， 发现她的情绪一时难以自控。 于

是， 我轻声示意她随我到谈心室去。

谈心室内， 刘某坐在我的对面， 掩面低

声啜泣着， 说不清楚自己喊叫的原因， 只是

断续地说： “我的心里憋得慌， 好难受！” 观

察了一阵， 发现刘某似乎不像是在说谎， 我

的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等到刘某的情绪平复之后， 我向监区汇

报了发生的情况， 监区领导建议我与刘某的

家人取得联系。 拨通了刘某母亲的电话， 经

过进一步沟通， 我得知刘某曾患抑郁症多年，

并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刘某此次的情绪失控是否与抑郁有关？

从那以后， 我开始对刘某 “上心”。

刘某是因非法集资罪被判刑入狱的。 入

狱以来， 刘某似乎的确与别的服刑人员不同。

她在日常的改造中精神不振， 常常因为小事

与身边的服刑人员发生争执。 晚上刘某的睡

眠状况也不是很好， 常常上半夜翻来覆去睡

不着， 下半夜天亮之前才能睡一会。 即使入

睡， 她的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 同监房的服

刑人员多次听到她在梦里大声哭喊。

刘某的情况引起了监狱的重视， 根据专

业建议， 我提议刘某向监狱心理健康指导室

申请心理咨询， 并耐心地向她解释， 在当今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

心理问题的人群越来越多， 进行心理咨询已

经非常普及。 同样， 在狱中改造的服刑人员

也可能会产生心理问题， 只有积极治疗才是

最好的办法。 而我拥有的专业心理知识也能

帮助刘某。

就这样， 刘某被我说服了， 愿意接受心

理咨询。 我根据刘某的个人情况， 有针对性

地为她制定心理矫治措施。 不久， 在监狱相

关部门的协调之下， 社会医院的心理科医生

也来监对刘某进行了心理会诊。

经过一个阶段的治疗， 我运用所学的心

理学知识对刘某的情绪进行疏导。 刘某也终

于慢慢打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内心压抑的情

绪。 结合药物治疗， 刘某的病情正逐步缓解。

讲述者：李玫

原在南京军区海防某旅服役，现在南汇监狱七监区从事
管教工作。


